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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少华主治 王淑善 王卫 中整理

温温囊绵里三候不解
,

则往住湿酿为热而

成镊热交结
,

宜采用辛开苦泄
,

燥湿与清热同

用
,

方克有济
。

例如周 x 、 ,

女
,

10 岁
,

19 69

年 , 月上旬起病
,

初则凛凛恶寒
,

身热 (体温

38
.

6~ 邪
.

7℃ ), 抚之并不灼手
,

小有汗而 热

木解
,

白膺已见于颈项胸背
,

头晕重胀痛
,

身

重骨节痰疼
,

胸痞
,

口渴喜热饮
,

饮水无多
,

舌苔白腻
,

中心干
,

脉濡
。

病已一候有奇
,

当

时从魂温证湿重于热诊治
,

投以三仁去竹叶
,

加大豆卷
、

餐梗
、

佩兰之属
,

连续守方八剂
,

症情无甚变化
。

再诊时据其虽饮水量少而口渴

绷颧 , 近来胸闷澳侬烦热
,

舌苔中心已干
,

诚

如解魂病条辨
》
云

: “
徒祛湿则热愈炽

” ,

于是参

以黄寒燥温清热之剂
,

以黄连温胆汤意立方
,

药解
: )I靡连

、

落仁 (后下 ) 各 2 克
,

淡黄琴 3

克
,

制半夏
、

陈皮各 6 克
,

赤获荃
、

豆卷各 9

克
,

积实
、

姜竹茹各 4
.

5 克
,

饮仁 15 克
。

当

晚 7 时左右服药
,

药后约 2 小时许
,

频呼胸闷

难受
,

继之寒战大汗
,

周身肌肤冰冷
。

待室夜

半
,

腼闷大减丈稍觉形寒
,

疲倦思睡
。

按其脉

不疾不徐
,

依然濡缓无力
,

知为战扦
,

于是仿

叶氏
“
旁人切忽惊惶

,

频频呼唤
,

扰其元神
,

使

共烦躁
”

的处理方法
,

任其睡眠
,

从此病情转

机
,

即渐向愈
。

按
,
本例淹缠三候

,
湿处热中

,

热伏湿内
,

两者胜结已深
。

此时仍守使湿
“
不与热相搏

,
势

必孤扩的治法
,

一味理湿而不参以倩热
,

则湿

终难化而热亦不克外达
。

故改用黄连温胆
,

借苦

辛通降
,

温清并进之方
,
使湿得燥而热得清

。

诅

料经此苦寒直折
,

冲开邪热之后
,

遏伏之湿郁极

而通
,

意外地竟得战汗而解
。 《
外感温热篇

》
说

:

“

若其邪始终在气分留连者
,

可冀其战汗透邪
,

祛宜益胃
,

令邪与汗并
,

舞达滕开
,

邪从汗出
。 ”

可见益胃是对战汗透邪的法则
。

王孟英指出
:

“

益胃者
,

在疏擒其枢机
,
灌溉汤水

,

啤邪气松

达与汗偕行
。 ”

很热之渊蔽在脾胃
,

中州升降之

所以有失职守
,

实因脾湿胃热交阻之故
。

若专

一燥湿
,

是脾所素喜而胃所素恶
,

于脾有益而

于胃有损
。

若参苦寒清降之品以遂胃之性
,

适

胃所喜
,

诚如
《
命贬冲所云

,
·

“

夫诸病在脏
,
欲攻

之
,

当随其所得而攻之
。 ”

今予黄连温胆脾胃同

治
,

则胃热得并而内伏之湿亦得 以外 达
。

因

此
,

顺应脏腑之喜恶特性
,

亦不失为益胃法之

湿温病之所以缝缔不解
,

与粘腻重浊
、

来

渐去迟之湿邪性质有关
。

哈床所见
,

湿邪化热

化燥之 日
,

即漫长病程解徐之时
。

所以湿邪不

撤
,

热终木解
。

如高 洲 火 ,

男
, 4。 岁

,

19 北年

3 月 2 8 日初诊
.
壮热 (体温 38

.

9~ 3 .9 7℃ )十

三旧
,

多汗
,

共热木为汗衰
,

头晕疼
,

胸闷
,

;

烦渴
,

偶或谱语
,

胶函
,

一

腹筒无所苦
,

按之濡
。

苦边尖红
、

苔黄白相兼 犷脉数
。 “

热
、

汗
、

渴已

备
,

于是投以白虎汤去粳米
,

加连翘
、

银花
、

山桅
、

桑叶
、

竹叶
。

一剂
。

翌 日复诊
,

身热未

退而反见僧寒
,

胸闷益甚
。

今晨大便一行
,

质

塘薄
。

细察颈
、

胸
、

背部有白瘤累果
,

晶莹饱

满
。

询得 口虽千而不引饮
、

,

头晕疼而如裹如蒙
,

观其面黄不泽
,

且肢体困重
,

此证 颇 有湿 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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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嫌
。

于是按湿温热在气分
,

热重于湿论治
。

药用
:

苍术
、

知母各 6克
,

生石膏
、

截 仁各 15

克
,

连翘
、

生山桅
、

豆卷各 9 克
,

.

粉甘草 .1 5

克
,

淡竹叶 30 片
。

一剂
。

药后热虽未退 而 自

觉舒适
,

胸次痞塞渐开
,

药既应手
,

再重其

制
。

前方苍术加至 9克
,

石膏加至 21 克
。

连服

二剂
,

体温降至 37
,

8~ 38
.

6℃
。

黄苔已化
。

上

方去山桅
,
加白菠仁 1

.

5 克 (后下 )
,

再服二剂

体温降至 3 7
.

3~ 37
.

6℃
。

越三日
,
热退而瘾

。

按
:

本案一误于机械地看季 节
。

该 年仲

春
,

气候暴温
,

此乃
“

未系而至
”
的非时之暖

,

再加上连 日细雨连绵
,

在这天热地湿
、

湿热交

蒸之际出现湿温病
。

我们还曾发现于探秋以至

初冬患湿温病者
。

这就说明
,

长夏虽是湿温病

的好发季节
,

其讹春
、

秋
、

初冬各季亦有湿温

的发生
。

其二
,

误于辨证不细
。

本例见证虽貌

似白虎扬证
,

然壮热而面不赤
、

手足欠温
,
口

渴而饮水不多
,

头晕痛而首如裹
、

身重
,

直到

复诊时观察到白瘩
,

方得其要领
。

本例失误于

用白虎
,

而成功于用苍术白虎
。

从表面看
,

两

方药味悬殊不大
,

似乎无根本变化
,

然而其间

有一定差别
。

前方以清为能事
,

基本不用于湿

温
,
后方则离燥于清

, 乃湿温病热重于湿的要

方
。

只有考虑到天时
、

地利等因素
,

才能认证

无误
,

恰如其分地立方遣药
。

湿温误下
,

每因栽贼脾阳而致变证丛生
。

例如吴 、 ` ,

男
, 4 9 岁

, 1 9 4 9 年 8 月 2 7 日初

诊
:

发热十六 日
,
外热不扬而里热甚炽 (体温

39
,

6o c )
,

有汗
,

颈项胸背遍现 白瘩
,

胸痞
,
口

渴不喜凉饮
,

饮不多
。

脉濡数
,

舌红
、

边尖绛

而干
、

苔黄腻
。

迭进霍香正气散
、

瞿朴夏芬汤
、

桅豉汤等方无效
。

脉证合参
,

病属湿温
,

其邪

蕴伏脾胃
。

既然治脾不应
,

不妨转以泊胃
。

于

是
“

按图索骥
” ,

询知下院胀满
,

按之 隐痛而不

硬
,

近三 日来曾更衣
。

暮夜神志欠清
,

有错语

之象
。

辗转思维
,

认为湿已化热
,

误为热结胃

腑
,

胃热上扰宫城
。

治予小承气汤釜底抽薪
,

药用
:

一

大黄 (后下 )
、

积实
、

一

生山桅
、

豆卷
、

带

J

乙连翘各 9 克
,

厚朴 4
.

5 克
,

黄连 3克
,

竹叶

卷心 ;30 片
。

药后大便五行
,

质先澹而后濡泄
,

院胀甚而且痛
,

并增泛哆
、

呢逆
。

身热 虽大

减 (体温 3 7
.

9℃ ), 惟神志反更模糊
,

昏昏而睡
。

知此苦寒误下损伤脾阳已致洞泄
。

惟视其舌仍

红绛
,

正在细味
“

再论其热传营
,

舌色必绛
”

之

句而困惑不解
,

猛忆及叶氏尚有
“

至舌绛望之

若干
,

手们之原有津液
,

此津亏湿热熏蒸
,

将

成浊痰蒙蔽心包也
”

之训
,

当即以手们舌
,

指上

果然有津
。

自思既然神糊由独痰蒙蔽君主而起
,

惟有祛痰以温开心窍
,

苦辛通降以燥脾清胃
。

方取连理汤合篇蒲郁金汤出人
,

药用
;
黄连

、

富

蒲各 通
.

5 克
,

炮姜 2
.

1 克
,

垠葛根
、

郁金
、

制

半夏
、

带心连翘各 9 克
,

炙甘草 1
.

5 克
,
赤白

等各 招 克
,

竹沥 1调匙 (冲 )
。

一剂
。

翼日复

诊
,

呕减呢定
,

下院胀痛渐缓
,

大便二行
,

质

尚塘
。

身热未复炽 (体温 38
O

C )
,

已不昏睡
。

舌虽红绛而反有津
,

证情稳定
。

前方去甘草
、

获芬
,

加草果 3克
,

黄芋 4
.

5克
。

服一剂后
,

即身热减
、

神志清
、

院胀便搪诸症 日有裸色
。

续予诊治五 日
,

身热悉退
,

诸恙消失
。

按
:

本例误诊之处有三
; ( 1) 下院虽胀而

不硬
,

按之则隐痛
,

不按则不痛
,

无矢气见证
。

此与燥屎内结的绕脐痛或腹满痛
、

按之硬者有

别
。

( 2) 发病初有便墉
,

仅近三日未更衣
,

且

旬日来甚少进食
,

因此认为肠中燥屎已形成的

论据不足
。

( 3) 叶氏虽有
“

其脐以上为大腹
,

或

满或胀或痛
,

此必邪己入里矣
”

之文
,

但却丢

了
“

亦要验之于舌
,

或黄甚
,

或如沉香色
,

或如

灰黄色
,

或老黄色
,

或中有断纹
,

皆当下之
” ,

“

若未见此等舌
,

不宜用此等法
,

恐其中有湿

聚
,

太阴为满
,

或寒热错杂为痛
,

或气蜜为胀
,

又当以别法治之
。 ”
以致误下

,

栽伤脾阳
。

因此
,

在发生坏病时
,

除用葺蒲郁金汤以开蒙蔽之心

窍外
,

还用连理汤
,

姜
、

连同用
。

连属苦燥
,

姜属辛燥
,

两者适用于湿遏热伏之际
,

而忌用

于化燥之后
。

有院腹胀满
、

按之濡
、

渴喜热饮
、

苔黄腻者
,

乃姜
、

连合用之时机
。

至于其后加

草果之辛以助炮姜
,

黄芬之苦以助黄连
,

仍不

出宜泄开降的范围
。


